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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匠今年七十二岁，如东县石甸人。个子不高，只有小学
三年级文化，满面皱纹。他20岁学木匠，做了四十多年乡村木
工活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那一年，他入赘林梓筛庄，成了农家
的上门女婿。

拜师学艺三年整，酸苦多多。那时买不起自行车，披星戴月
全靠步行，一走几十里吃百家饭，动筷在人后、放碗在人前。每
天收作时，都要用麻袋片包好各种凿子，松开刨子刀舌和锯绳，
将大小刨子、墨斗放在锯绳中间再绞紧，这样背在肩上就不会脱
落了。那时没有工具箱，就用斧子柄扛着沉甸甸的工具，紧追慢
赶师兄弟的脚步。名为学木匠，稍有懈怠，师傅打骂是常事。平
时全靠眼明手快、头脑活泛，拉大锯、斫粗料、打下手，爬高下低
架梁、竖柱、铺椽子，卖力干活不多嘴。好不容易出师后，跟着师
兄上门户，建房上梁刨桁条，钉椽子、安楔木、做门窗、锯大料、凿
榫眼，墨斗弹线、角尺描样，又当了三年“二勒头”的嫩样师傅。

李木匠有些名气后，渐渐自立门户，活计多了，生意好起
来。楝树槐木、桑柏柞榛、杉木方料，样样在行；细料活计拿得出
手，圆料木作也漂亮。那年月乡镇婚嫁，时兴置办五斗橱、挂衣
柜、新式高低床、九料对拐八仙桌、床头柜等等，以及条凳桌椅、
面盆架、贮粮木柜和风箱，还讲究老虎脚、香草纹、芝麻秆儿的腿
形，那都是榫卯结构、严丝合缝不用钉子的，都是传统手艺呀。
可是，农户请木匠上门，少则三五天、多至半个月，往往都是开工
容易收工难，哪怕太阳落山、月亮升起，算计的主家还会多加一
些小修理活儿，如爬爬儿凳缺了一条腿啦、扁担毛糙要刨光加工
啦，再不济也会要求搭个鸡窝、羊舍棚子什么的，不弄到看不见
鸭子生蛋吃不上晚饭。

年近不惑时，李师傅也与时俱进，添置了各种新式玩意儿。
但农家请木匠上门干活的情况越来越少，李师傅曾到徒弟办的
家具厂当过小领班，也为城镇居民街上人家装潢吊顶，做过玄
关、隔断、博古架和屏风。五十多岁时，跟着包工头去外面工地
立木模，被欠薪三万，幸亏得到法律援助，免费打官司，拖了八
年，才由执行庭不断追讨，拿到血汗钱。

时尚的生活理念，越来越多的工业化产品，新工艺、新材料
改变了家具行业，谁家还留恋那些费工费料的粗重老式木器用
品呢？李木匠就歇作了。家中两亩半农田转租给农场大户，留
下了门前八分地种麦、栽秧、长些蔬菜，竹园里养着鸡鸭鹅，屋后
还有一个小鱼塘。老李师傅如今忙忙田，闲来爱下象棋、玩手
机，无聊的时候，还喜欢哼唱自己改词的老歌：村里有个木匠叫
晓光……有时他望着那些积灰蒙尘的木匠工具，回想自己的黄
金年代，心头泛起一丝淡淡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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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朵朵
□谢志军

吆麻雀
□周素华爱有细节

□张君燕
小区生态环境好，樟树成林，既有窗前“留连戏蝶时时舞，自

在娇莺恰恰啼”的小幸福，亦有与一群雀儿相处的小烦恼。一年
四季，阳台的晒衣架和地砖上总有雀儿留下一坨坨灰褐色的排
泄物，叫人不胜其烦。

本着慈悲之心，在晒衣架两头各系一个红塑料袋让风吹得
猎猎起舞，挂两张明晃晃的废旧光盘，制造响声、反射阳光，心里
暗暗祈祷，希望能就此把这令人讨厌的雀儿赶走。

头两天，还真没有再见到鸟粪，以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这么
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谁知道，到了第三天，雀儿依旧翘着尾巴，
在阳台“咕咕”叫着腾挪跳跃，时而飞走、时而回来，让人生出无
可奈何的沮丧。有时吆着赶着，都觉得恍惚，仿佛回到了那个整
日吆麻雀的孩提时光。

端午的粽子才吃了一口，麦收时节紧跟着来了。天空飘着
几缕淡淡的白云，炽烈的太阳炙烤大地，流金的麦浪把天空也染
成了黄色。麦田里，几个稻草人戴着破草帽、披着旧衣衫，手里
举根长竹竿，竹竿上系着鲜艳的五彩布条，不分白天黑夜地站岗
放哨，像模像样地吆着雀儿。

晨曦微露，几十只麻雀就站在麦田边的楝树上呼朋唤友，聒
噪得一刻也消停不下来。馋嘴的麻雀认定成熟的麦穗也有自
己的一份，还没等人去收割，就想捷足先登尝个新鲜。它们先
是绕着稻草人飞来飞去，没两天，就破解了人类的小伎俩，当
着人的面，毫无顾忌地立在饱满的麦穗上大快朵颐，享受着偷
嘴的快乐。

眼看到手的粮食被麻雀抢夺，大人心疼了，纷纷回家差遣孩
子上阵去吆麻雀。只要不割猪草和做家务，孩子当然乐意在外
面撒野疯玩，找个破脸盆、扛根细长竹竿就往麦田冲。那个年
代，麻雀被宣布同苍蝇蚊子一样属于祸国殃民的四害之一，骂得
打得，还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麻雀运动”。

到了田头，我和弟弟一个敲盆吆、一个拿竹子赶，把麻雀惊
得纷纷四下逃散。没过多久，估计领头的雀儿一瞧，这不过是黔
驴之技，没什么可怕的，于是召唤着其他雀儿集体飞到楝树上，
叽叽喳喳商量过什么之后，三三两两地飞回来，然后一哄而下，
全都飞进田里。任你再大呼小叫，它们不予理睬，只顾埋头大吃
特吃，一副贪得无厌的样子。我们心疼极了，气急败坏地将手中
的“武器”掷过去，麻雀们“呼”一声飞到田的东头，黑压压一片，
狠狠地啄麦粒。等我们追过去，它们又“呼”一下，飞向西头。东
追西赶，我们跑得头顶直冒青烟，“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如此三
番五次，我们累坏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生闷气，汗从头发里沿
着脸颊往下流，脖子黏糊糊的，汗水和内心的沮丧搅拌在一起。
精明的麻雀知道我们拿它们没办法，吃饱了，竟然厚颜无耻地站
在稻草人的胳膊上“叽叽喳喳”闲话家常；瞪着灵活的小圆眼，挑
衅地围着我们上下翻飞，甩下几句嘲笑的鸟语，翩然而去。

头两天，累得精疲力竭的我们无奈地守着麦田，徒劳地追赶
着麻雀。本来肚皮就填不饱，麻雀们还呼来附近的同伴展开进
攻，猖狂地张着小嘴和人类争口粮，我们彻底被激怒了。于是，
我们与麻雀成了敌人。

对付敌人，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再被大人派去吆麻雀时，口
袋里已经多了一把Ｙ形弹弓，捡来石子做子弹，拉紧皮筋，侧着
头，闭上一只眼睛瞄准，手一松，子弹在空中划过一道简单而优
美的弧线，便如雨点射向麻雀，“嘭嘭嘭”一阵声响，积攒了满肚
子的仇恨在弹弓的威力下全部释放出来，一只只麻雀挣扎着从
半空中掉下来。夕阳西下，手中的网兜已有十来只伤痕累累的
麻雀。油炸麻雀的奇香随晚饭的炊烟袅袅升起，小黄狗使劲摇
着尾巴在小主人腿边绕来绕去，撵也撵不走。接连打了几天，麻
雀虽然照旧飞来，明显不如先前那般嚣张了，毕竟它们还是忌惮
我们手中的弹弓啊。

如今，麻雀早已“平反”。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们环保
意识的加强，城市、乡村雀儿的品种、数量明显多了起来。雀儿
也不怕人，它们迎着朝霞飞、伴着夕阳归，它们在你身前身后蹦
来跳去地觅食，灵动活泼，自在欢快。

大自然自有它的法则。我在鸟雀的鸣唱和烦恼之间寻找生
命的支点。太阳升起来了，雀儿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翩翩起舞、自
在啼鸣，世界如此美好。

凌晨，窗外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呼呼”
声掺杂着雨的潮气，也像冬天匆忙赶来时
发出的声声喘息。天，真要冷了。

我把被子往身子底下掖了掖，琢磨着
是时候把那条厚被拿出来盖了。厚被十二
斤重，长两米二、宽两米，原先为两条六斤
重的被子，那是结婚时母亲为我准备的。
那时的床没现在大、那时的被也没现在大，
那时的人在寒冷的冬天大多盖两条被子。
后来，妻子说：“你个高腿长，被子大点，盖
在身上才舒服。”于是，她把这两条被子加
工成现在的一条大厚被。我喜欢这条厚
被，它留存着新婚的缠绵，也留存着母亲的
心思。那丝丝缕缕，是母亲当年一朵棉花、
一朵棉花精挑细选的。

原先那两条棉被，是祖母和母亲在一
个晴朗冬日的午后，一针一线用心缝起来
的。那天是个好日子，婆媳俩一边缝一边
说着吉祥话：“新被上床，龙凤呈祥，早生贵
子，金玉满堂。”

棉花是母亲种的，长在村子东南角的
那块八分地里。那是一片淳朴厚实的土
地。长棉花，不容易，其间吃过的苦、流过
的汗，好比一位母亲将呱呱坠地的婴儿拉
扯成人高马大的青年。

三月底四月初，乍暖还寒，一粒粒饱满
的棉花种子住进圆柱形的营养钵，一个个
营养钵又住进竹条搭建的大棚。白天，掀
开大棚透透气；晚上，将大棚遮得严严实
实。如同年轻的母亲夜间不时查看身边的
婴儿，冒汗了，将被角掀一掀；蹬被了，将被
子拉一拉。

育苗期间，母亲不仅关心棉花出苗，还
要忙着平整一块土地——那是幼棉未来的
家园。经历一个冬季的天寒地冻，碎土整
地并不轻松，坚硬的钉耙磕着同样坚硬的
泥土，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还有巧劲：挥起、

抡下、扒地，阳光下钉耙在空中形成一道道
亮眼弧线，伴随着母亲的汗水与喘息。泥
土碎到细无坷垃，开始筑垄。筑垄的过程
又是细活：陇上的泥土需要上虚下实，垄与
垄之间要抽出一条狭长的墒沟。垄筑成
了，墒沟抽好了。一眼望去，道道棉垄像笔
直的赛道，同样笔直的还有那条条墒沟。
如果说，棉垄是棉花的宅基地，那墒沟，就
是它赖以生存的河流，是棉花的生命之河。

谷雨要到了，大棚里的棉苗已长出三
四片叶子，个子也有十几厘米高，到了棉苗
移栽的时候。移苗期间，母亲非常忙碌，吃
完早饭，带上午饭去棉田，天黑了才回家。
先要在棉垄上挖洞，一个个纵横整齐、档距
适中，母亲轻轻地捧着营养钵，一个个放进
洞，幼棉也像鸟儿一样有了自己的窝。

五月阳光煦暖，催促着万物生长，棉花
也在这灿烂季节迎来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大自然似乎特别眷顾这幼小的生命，晴好
天气让它生活得惬意舒适。母亲却不闲
着，除草、施肥、治虫，本不轻松的劳作，还
被局限在小小空间，更需要加倍小心。如
果哪一天不小心碰折了一棵幼棉，我能从
母亲晚饭时的言语，感觉到一种轻微的疼。

转眼六七月到了，天气开始变得不听
话，先是梅雨绵绵，而后常有倾盆大雨。遇
上夜间大雨，第二天早晨天蒙蒙亮时，勤劳
的人们会早早出现在棉田。他们或挖开墒
口排水，或清理墒沟杂物，或小心翼翼地扶
直倒下的棉枝；如果靠近一点，也许还会听
见他们轻轻叹息。但是，这叹息好似夏天
的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因为夏日的棉
田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且让我宕开一
笔，先放下眼前如少年般疯长的棉花，去看
看与它生长在同一土地的生命。这时，匍
匐在这块地的，可能有青黑色的香瓜、肉白
色的菜瓜、圆滚滚的西瓜……田头田脚，可

能还有竖起的五颜六色的花架：豇豆花、黄
瓜花、丝瓜花……迎风摇曳，多姿多彩。母
亲总会把点滴土地侍弄好，从不让哪里空
着，这也是那代人对待土地的珍惜与恭敬。

秋天来了，棉花也到了收获季节。每
年这个时候，我喜欢到棉田里走走，那里有
自然与人合作的美丽图画：朵朵棉花绽放
枝头，洁白如玉、轻盈婀娜，风吹过时，如一
朵白云亲吻另一朵白云、一张笑脸靠近另
一张笑脸。是的，笑脸，丰收的季节，遇见
的不都是忙碌的笑脸吗？这时候，只要晴
天，棉田里总能见到女人摘棉花的身影，她
们大多微笑着，手指娴熟地从这个枝头到
那个枝头，仿佛在弹奏那首叫《丰收歌》的
曲子。当然，这时候，如果碰上连绵阴雨，
她们的脸也会阴着，那些烂掉的棉花果，那
些即便没烂掉开出来的花也呈暗黄色的棉
花果，折磨着母亲和乡亲们，那是一种庄稼
人的痛。

摘下棉花，摊在芦苇席上晒干，装进干
净的蛇皮袋，接下来要去卖了。棉花收购
站在王庄桥口，离家四五里地。卖棉花，母
亲很少单独行动，同去的往往还有几个一
样能说会道的妇女。那个年代，卖棉花、交
公粮都要面对收购员挑剔的眼光。棉花有
等级、干湿之分，卖棉花需要几分机智，有
时甚至“斗智斗勇”。我一直认为，庄稼人
的淳朴与狡黠、委屈与无奈，卖棉花时表现
得最为充分。我把这些时代的印记，连同
朵朵棉花，存放在心中隐蔽的角落。

我已记不清，母亲最后一次种棉花是
哪年，估摸着已过去了近三十年吧。但在
今晨，听窗外秋风秋雨，朵朵棉花又在我心
头绽放。前不久，母亲说：“老家还有两条
留下的棉花胎，新的，没用过，留给孙子结
婚。”我听罢不免感叹：母亲真是情意“棉
棉”、瓜瓞“棉棉”啊！

村里有位李木匠
□阿虎

唱响“江安号子”的乡镇文化站站长
□包国平 张小波

朋友的新恋情一直不被大家看好，
因为她的男友比她小了近十岁。大家一
般都认为，且不说女人的花期很短，而男
人通常来说成熟较晚，她的男友这个年
龄心性不定，正是好玩的时候，恐怕不知
道自己想要什么，更难以稳定下来。

一开始，我也是同样的看法，甚至劝
过朋友放手，因为大家都知道朋友对待
感情认真，她是奔着结果去的。如果两
人注定走不到最后，还不如及时止损。
直到后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聚餐，中途
朋友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我和她的男
友正好坐在一起，便闲聊起来。

那男孩明显把很多心思都放在她身
上，话题全是她，还给我讲了很多他们之
间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
深刻：那年他俩一起回老家，正赶上老家
有庙会，街上有各种吃的、玩的，特别热
闹。“她一下撒开我的手，迫不及待地跑
进人群中。她一蹦一跳地，像一个永远
长不大的小女孩，很爱凑热闹。”他说这
些话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微微笑起来，眼
睛里也放着光。他的语气特别温柔，还
带着一些宠溺，似乎真的在描述一个可
爱的、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

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细节，我改变
了对朋友恋情的态度。后来他们终于修
成正果，我一点也不意外。爱一个人的
眼神是藏不住的，渗透在细节里的喜欢
更是一种爱的证明。细节不会说谎，爱
也是。

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观念的拥
趸，但不同的是，她不是用细节来发现
爱，而是用细节来寻找不爱。男友没有
秒回信息，早晚忘了发来问候，答应的一
件事情没有兑现，下雨没有来接自己下
班，忘记一个重要的纪念日，送的礼物不
合心意……这些小事情都被年轻的姑娘
拿来，作为“呈堂证供”，给男友扣上一个
个“不够爱”的帽子。“爱是细节，连细节
都做不好，还谈什么爱？”年轻的姑娘说
得言之凿凿。

姑娘，这样说太绝对了。确实，爱是
细节，通过某个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对
方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浓厚的爱意。但
偶尔一个细节没有做好，不能作为不爱
的证明，否则你把那些爱的细节放在哪
里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是明智
的做法。

反过来说，所有的小细节，你自己都
可以事无巨细地做好吗？如果不能，对
方又如何能全部做到呢？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在感
情中，亦是如此。

一个人爱你，一定会在日常小事中
让你感觉得到。但千万不要把所有的小
事都拿来上纲上线，要允许对方偷懒，给
对方喘息的机会。这也是让自己放松的
方式。当感觉对方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别急着生气，停下来好好想一想，TA曾
在感情里做过的那些让你心动的细节。

在如皋江安，会吼一腔“江安号子”的
人不少，但晓得这劳动号子荣登中央电视
节目、进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人却不多。

是机缘巧合，也是老区文化氛围的滋
养，更是自感身负作为一个基层镇级文化
站长的使命担当，蒋晓燕，这个土生土长的
农村女孩，从1996年走上文化站长的工作
岗位，便开启了不懈的文化追踪。散落在
民间、充满江安特色的农村劳动号子，通过
她和同行者28年的关注努力，先后登上中
央电视台“欢乐中国行”大舞台、第20届亚
洲老将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主舞台、长三角
城市非遗传统技艺展示舞台，获评如皋市
原创作品一等奖、列入南通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直至跻身第五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老区号子育出的文化才女
地处如皋西部革命老区的江安镇，原

名“江岸”，即古代长江北岸驻地。史载：
魏、晋、南北朝时，北岸线在今石庄、江安之
间。旧《如皋县志》载：“正供田外，有岸亘
于东西，横逾四十余里，即古之江岸也。”圩
田地区涨出后，原江岸不再坍蚀，故更名

“江安”。江安，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区位
独特，历史文化沉积深厚，人文荟萃、民风
淳朴、社会和谐、教育发达。

江安人历来崇尚文化教育，即使是赤
脚巴地的农民，平时也喜欢“拽文弄词”。
他们在集体劳作过程中，常常用一嘴顺溜
的话，协调配合、鼓足干劲、寻求乐趣。其
基本是采用“一人领唱、众人应和”的方式，
以统一步调，并减轻劳动的疲劳。由于其
高亢嘹亮，就被人称为“劳动号子”。千百
年来，这种“劳动号子”就一直在民间口口
相传，代代沿袭。

蒋晓燕的姑姑很早就辍学去宣传队排
戏拿工分，爸爸蒋正和也只上到初中毕业
就没学可上了。17岁那年，蒋正和就去挑

河拿工分，好在他有较好的文化功底，平时
又十分喜爱民俗文化，在田埂岸边始终不
忘学习，一边挑河一边写作，特别是在平整
高沙的过程中写出了不少关于地方号子的
文章，如《号子声的号召力》《又见县官两腿
泥》等作品，分别被《新华日报》等媒体采
用，最终，由一名基层农民成了新闻记者。

在这样的乡土文化和家庭氛围熏陶
下，蒋晓燕对号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大
场上打稻谷号子到打平田号子，从车水号
子，到趟秧号子、插秧号子、施肥号子、挑担
号子；从跟奶奶学，到跟妈妈一句一句地
打……蒋晓燕成为打号子的内行。

基层文化站长的使命担当
1996年，伴随老区乡镇文化建设掀起

的春潮，蒋晓燕考进如皋市黄市乡文化站，
并担任站长一职。从走马上任伊始，蒋晓
燕就开始探寻号子文化的“血脉”。她翻旧
志、访老者、求专家、拜名家，终于理清了基
本的发展轨迹。

千百年来，江安民间逐步形成配有民
间音乐的号子。特别是近现代，很多题材
反映了江安人民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以及后来的大生产时期的生产、生
活、斗争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江安号子
也是很好的娱乐形式，人们离不开江安号
子，快乐时要唱、痛苦时要唱。

中共如皋（独立）支部1926年9月在
江安镇鄂埭小学成立，江安号子中又增加
了新的红色内容。在长期的工作、战斗经
历中，大家往往一边干活一边不由自主地
哼唱起劳动号子，又创作了大量的战斗号
子。许多江安有志青年，唱着“吃菜要吃白
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投身到革命洪流
中去。1927年，共产党员徐芳德等率领万
余农民攻打张黄港一带的军阀孙传芳所属
联军；1930年，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江安
成立，红十四军二支队和赤卫队等万余人
攻打老户庄；1940年8月3日新四军抗日

挺进纵队进入如皋西乡卢港、江安地区，改
称江安区。战士们在战斗过程中，创作了
大量的号子，其中有《红十四军革命歌谣
（暴动歌）》，抗战时期民歌《持枪曲》《抗战
爱情歌》等。解放后到上世纪50年代末
期，江安人民在“削平高沙土、实现旱改水”
的过程中又创作了红色搬运号子、工程号
子、农事号子、海棠花号子等一系列劳动生
产型号子；还在平时大量的劳动生活中创
作了车水号子、黄秧号子、施肥号子、送粮
号子等，为大生产运动助力。

进入新时代，虽然农民的体力劳动逐
步被机械化替代，号子逐渐被淡忘，但是江
安镇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江安号子这一传统
文化的保护，以江安镇文化站为保护主体，
收集各类号子，保存推广。

走村串户，蒋晓燕了解到，仅江安镇，
会唱江安号子的歌手数不胜数，能唱百首
以上者也并不罕见，传承“江安号子”的队
伍有8支，歌手达到100多位。他们有的
是民间乐队的骨干，有的是曾经的专业演
员，有的是群众文化工作者，更多的是土生
土长的农民。

2005年，黄市乡合并给江安镇，蒋晓
燕继续担任文化站站长。辖区变大了，时
刻深感责任重大的蒋晓燕意识到，要干好
新时期的文化工作，仅靠文化站站长一个
人不行，必须培养发展团队。她收集整理
号子歌词谱曲，又与宣传委员张跃坤和老
站长庄宏祥一起，请老艺人金美兰唱，请陈
召生和朱礼正老师帮写成曲子，又请出宁
通社区演出队赵明兰、葛美凤、丁邦芳、丁
荣华和张秀英等文艺骨干，一有时间就排
节目、谈发展，一起探讨新时代江安号子的
传承。

江安号子依然不断创新改进
“今日车水车得硬，主家承认四碗荤，

一碗豆腐一碗粉，一碗韭菜炒面筋。”听着
雄浑厚重、野性十足的“车水号子”，熟悉过

去江安农村生活的人们眼前就会出现这样
的一幅画面：蓝天白云下，秧苗青青，一架
桑木水车上，一群男女劳力正卷起裤腿，挽
着衣袖，愉快地伏在杠上踏车车水。

“你不来呀让我来呀（咳衣呀喂），姜
太公独坐钓鱼台呀（呀号哇来）（咳子喂早
呀嗬乎），姜太公独坐钓鱼台呀（呀号哇
来）。”这样的“挑担号子”，虽编曲带有较多
的即兴性，但朴实、动听，唱起来十分带劲，
节奏与挑担的脚步相吻合，旋律随着感情
的发展而起伏，很能鼓起劳动者的劲头。

50多年来，特别是在担任文化站站长
28年的文化生涯里，蒋晓燕与“江安号子”
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赢得满满的收获。

创新完善后的“江安号子”，语言形象
生动、情趣活泼盎然，其曲调高亢激奋、节
奏沉稳有力、调式调性变化频繁。一领众
和或众人齐唱，形式变化丰富。在节奏较
缓的劳动中唱的号子，“领”句较长，“合”句
较短；而在较为紧张的劳动中唱的号子，领
句、合句都十分短促。这种劳动号子虽然
也有曲调，但主要还是强调节奏，以便人们
在同一的有规则的节奏中进行劳作。人们
在紧张的劳作和沉重的负荷中，吼出节奏、
吼出力量、吼出气魄，彰显了劳动号子歌唱
时那种吆喝呐喊的鲜明特点，表达了人类
战胜困难的愿望，边干边唱，增强了劳动者
的信心。

2008年，“江安号子”参加了中央电视
台“欢乐中国行”文艺演出；2014年，“江安
号子”被南通市人民政府评为南通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2015年，“江安号子”获得了
如皋市原创舞台优秀作品一等奖，江安镇
文化站被授予“如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江
安号子传承基地”称号；2016年，“江安号
子”参加长三角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技艺展示；2017年，“江安号子”参加第20
届亚洲老将运动会主舞台开幕式表演；
2023年，“江安号子”被江苏省文化和旅游
厅评为省第五批非遗项目之一。


